品高而度远

                           ——李胜洪书法艺术解析

□ 白爽

在论及李胜洪的书法艺术之前，有一个话题是无以回避的，此即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文化世家现象”。因为李胜洪身出文化世家，其少年时代不同于人的经历是构成他书法创作审美取向的渊薮所在，这显然是探讨他书法艺术风格成因的一个最为关键的切入点，舍此则未免流于泛泛之谈。
昔陈寅恪先生有言：“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不可分离。”的确如此，以近现代名震宇内的诸多学人为例，大多系“书香门第”出身，家学渊源深厚。李胜洪的父母均是高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其母乃荆州望族之后，所学中西兼备，可谓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分子中的翘楚人物。李胜洪曾与我道及“生长在文化型的家庭环境中，因其间的长辈饱含着一种对文化尊重敬畏的态度，所以少时在文化启蒙方面比同龄人要早，且其家父母对他在求学求知方面的要求，无不最大程度的予以支持和满足”。他又谈到“其父母是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毛笔字都写得很好，但以现时纯粹专业化的书法眼光衡量的话，又有所区别，他在书法启蒙方面，固然最早是得于父母的指导，可更多还在乎父母那些将书法与人生相关联的说教，诸如‘心正笔正’，‘作书先做人，品高字自高’之类，正是这些观点的灌输，素丝初染般的影响了他的人生观与艺术观”。李胜洪的一席话，不期令我又想起陈寅恪先生在评价文化世家子弟时的一句断语“实用儒素德业以自矜异，而不因官禄厚高见重于人”。我所了解的李胜洪大略也是如此的一种人，他现位居当代书坛的要津，但为人为事的调子却很低，从他平素的言谈行止中很容易窥得旧时文化世家子弟所独有的“高不绝俗，和不同流”的风度。或基于此，决定了他做人的格调，进而又孕育了他有别于当今世俗化的书法创作理想。
从李胜洪的身世及其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教育考量，他的书法创作审美理想无疑是建立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他在处世中非常究意克己修身，在他看来，中国书法艺术所有的美首先是人格显露的美，其次又是人性创作的美。是故，一位成功的书法家必先成为一个道德修养高的人，而后才是艺术家。李胜洪对于书法的这一认知在书法传承的历史上是屡屡可见的，对于一位书法家而言，道德的涵义不是在题材方面，而是蕴蓄于书法家主体自身。在中国书法的美学体系中，一件书法作品表现的，往往是归结为创作行为的主体意识，即集中在作为艺术家之生命主体意识的人格状态考察之上。因此，对书法艺术视觉感知的价值自然而然转换成意志状态的伦理，即一个书法家的创作能力有两个方面，它在一切有关生命核心的精神中生存，又不断地变为创造形式的新核心。明人项穆论书曰：“评鉴书迹，要诀何存？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宣尼德性，气质浑然，中和气象也。执此以观人，味此以自学，善书善鉴，具得之矣。”项穆的书论完全是站在儒家思想的立场上来讨论书法，在他的书学体系中不免沿用正统、圣贤、中和等伦理观念来阐释美的内容，并目“中和”美为书法审美的最高理想。李胜洪在书法创作方面最服膺“中和”之美的境界，他认为“中和”之美最高的极致就是“穷变化，集大成”。在李胜洪营造的“中和”美书法艺术世界中，“中和”的含意与指向决非无奇贫乏，相反，他所追求构建的“中和”美理想，是最大的富有。好比是太阳的光芒，肉眼看去，似乎只是白色，然透过滤镜细察，实则包含世间一切色相。
晋代以“二王”为代表的书风神采攸焕，正奇浑成，向被古之书家奉为“中和”美书法的极致高峰，深具儒者之风的李胜洪在书法创作上，顺理成章地将“二王”书风纳为个体创作的根本“栖息地”，复以此为创作主线，展开了更为宏大创作格局的拓展与构建。关于书法创作，李胜洪是坚持反功利化立场的，他以为有价值、意义的书法作品在本质上不应含有功利色彩，一件成功的作品大抵源于悠闲的心致，唯有在自由萧散，超然出尘，无拘无束的氛围中，才能获得心灵的解放，创造出艺术的无上妙品。李胜洪的小字行书作品深得晋人之韵，他在笔法做到了寻源溯流，直入晋人堂奥，自觉地将大王的内擫笔法与小王的外拓笔法有机结合，尽脱明清以来帖学末流书家的习气，韵势得兼，别开一新面。李胜洪钟意以传统手札的形式来作为小字行书的创作载体，笔轻轻地落在素纸上，起笔多尖而露锋，收笔按后稍微收锋，畅中含涩，内藏玄机。行笔轻重转变多有交错，时缓时疾，那种内向运动的线条不断地在微妙的顿挫中变化着，从变化的幅度看，他很善于用腕力，他灵活的腕的运动，令纸间的墨痕既有春风拂面的爽意，又有燕子掠水的迅捷，线条细而不弱，丰而不滞，尖而不瘠。在小字行书章法的处理上，李胜洪着意发挥手札书法欹侧揖让，触处成妙的形式特点，自如写来，一任天成，长短参差不拘一律，似是不经意的、散漫的，又是自然自由形成的。这使我想起周星莲《临池管见》中有一语，颇可移来作此解语：“废纸败笔随意挥洒，往往得心印手，一遇精纸佳笔，整襟危坐，公然作书，反不免思遏手蒙。”李胜洪反功利化的创作理念，很容易在手札形式的书法创作中找到自我的本真，他在挥运中实现了内心的自由驰骋，达到了内心与自然的契合。李胜洪二王一路的小字行书在创作中并不着意强化个性，既非专于骨力，也非突出流宕，皆以“中和”态度出之。因之，李胜洪的小字行书清丽而不乏骨力，秀雅而不甜腻，潇洒中见高雅，雅逸中见清气，如此的境界，不啻能予人抚慰、适意的精神享受，在当下一浮躁的世风中显得清幽而温馨。
当代篆刻巨手韩天衡先生在其“悍秀”一印的边款中跋曰：“悍不难，秀亦不难，难在悍秀兼具，此乃吾艺旨者也。”李胜洪书风的跨度之大着实令人惊异，一方面他能作清丽可人的小字行书，特别是二王一路的书风，在他是信手拈来，指挥如意；另一方面又能为粗豪大草，濡染大笔，挥洒淋漓，尝见其“节录秦观《浣溪沙》”巨幛草书作品，字大如斗，笔挟风雷，一眼望去一许苍茫浑厚之气扑面而来，作品中的气质不再是青春妙龄的倜傥气息，用笔狠辣雄强，墨色燥润相生，时而润含春雨、时而燥裂秋风，变化无端，颇类老将用兵，备万法于一也。李胜洪何以能获得如此过人的创作才思？我曾经努力地找寻这一答案，待读过他的《法无定法 大道之门》一文后，似乎有所解悟。李胜洪在此文中援引老子《道德经》中开篇的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法与道及继承与创造作了一番智慧的阐发，其文中有言：“世间一切法门，均不是我们要获得的自然道法（即终极真理），可以用语言来表述的道法、可以确定其内涵与外延的概念，都是暂时的、非永恒不变的；它必然随着事物本质、时空变化而变化。如果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只能永远游离于艺术真谛的门槛之外，更谈不上达到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古人曰：‘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如果说书法之至道在于‘法非法’，那么书法之至理却在于‘无法有天’。”李胜洪卓绝的创造力，正得于“无法有天”。李胜洪“无法有天”的艺术质素或得益于他早期良好的文化启蒙、或得益于他读书行路的厚重累积、或得益于他身处中国艺术最高学术殿堂得天独厚的嘉惠，这也许才是我求解后所得到的确切答案。就李胜洪书法创作的整体格局观照，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大风格的创获，所谓大风格，即自觉地对经典艺术与生活百态的独自解释入手，这种解释虽略抽象，却从宏观从本源从整体，决定了艺术的一切，无宏观无以成为大家。具体到李胜洪的书法创作，他对古人的学习主体意识很强，他学书不拘一格，凡对自己脾胃的佳作皆奉行“拿来主义”，他在晤对古人时尽可能的主动地去消化这些客体，使之按照个人需要化为己用，因而其得也大、其聚也精，自然做到了悍秀相生，无往而不胜。需要特别点出的是，李胜洪的擘窠大草，不是如旭素般酒神型的作品，也非黄山谷般的狂禅型作品，更非徐渭、傅山般的非理性作品，它在内理上与之小行草作品是如出一辙的，也是一种儒式的审美语境。此又好比孔子论及的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时刻，不是选择放弃与退缩，而是必须发挥“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的积极精神，以个体慷慨的意气去反抗困难。在书法的风格语汇中，颜真卿书风最具这一特色，而李胜洪的大草作品似正合于斯耳。李胜洪近时的巨幛大轴类型作品，多引篆意入草法，点画间金石气尤烈，通篇气象浑穆，笔致跳跃、老到又纵横不羁，示人的图式好像霍去病墓前的汉代石雕，开张而有力，气象峥嵘，矫矫不群，诚非大手笔无能为之也。
李胜洪身处的工作环境似乎注定了其书法创造视野的宏阔。李胜洪曾谈及：“风格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但要具备两点要素，一为要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有别于他人，很特别，一看就知道是你的作品。二为要符合传统的审美，不能割裂既有的‘法’，要能够看到你艺术的上游、源头。……风格的形成，需要依托于自己的个性、学养、气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感悟。”李胜洪作书碑帖并重，经典书法与民间书迹兼取，这是他内心宏大历史关怀的折射。对于经典书法，李胜洪始终以高山仰止的态度处之，他对二王一系文人书作的孜孜以求就是最好明证。同时他又以经典书风的精英理念来改造民间书风的粗陋之处，并撷民间书风的天籁之趣作为经典书风的有益补充，经典与民间的相互参化、相互激活，使李胜洪的书法创作总是处于一种郁勃的状态，充溢着巨大活力。作为儒者色彩浓重地李胜洪，自中国书法院成立伊始，即是主要的领导者之一。基于中国书法院在当代书坛的特殊地位，李胜洪在事功方面，也颇有成就，如书法申遗、书法教育、大型书法学术活动的组织策划等，他均是重要的组织者、参与者，并为此付出颇多辛勤的汗水，他对书法事业敬业乐群的奉献精神，也赢取了书法界同仁、学子们对他的尊重与敬重。李胜洪在当代书坛已然成为一个引人广泛瞩目的人物。
“书法有法亦无法，大象无形却有形。天有天之道，在于‘始万物’；地有地之道，在于‘生万物’；人有人之道，在于‘成万物’。而艺术妙在似与不似、是与不是之间。故我深信：天人合一、人书合一、心手合一，书法艺术方可悟天道、沐天风、闻天簌、识天趣、得天然。”此为李胜洪艺术随笔里的一段话，非真识书道堂奥者，无以语此，李胜洪诚当世书坛真识书者也。昔丰坊尝语：“儒者之书，品高而度远。”李胜洪其人其书于此颇合。“品高”源自他高雅不俗的道德修养与艺术修养，“度远”则源自他远大的襟怀及以书法事业的发展为己任的精神。李胜洪在书法创作与事功方面的显著成就，似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我们：书法是书法家一生的事情，在当下浮躁的文化情境中，只有不断修炼人格修炼艺术，才能够真正有所建树。
